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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元剧场”走红，山东曹县、湖南
岳阳、甘肃张掖等地依托原有剧团、院线轮
番上演好戏，成为盘活公共文化资源、繁荣
基层文艺的一种探索。

何为“一元剧场”？顾名思义，公众以一
块钱的投入就能看一场文艺演出，政府以购
买公共服务或是引入社会力量等方式给予
剧院补贴。这种家门口的文化服务形式，融
合了地域特色，以实打实的优惠，让优质文
化演出不再高高在上、难接地气，而是“飞入
寻常百姓家”。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多元的今天，公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逐步提升。尤其在
广大基层，人们对话剧、戏曲、音乐会等文
艺形式的欣赏愿望不断高涨。可是，与大
城市相比，基层能够提供的文化产品数量
与质量有限。这背后存在着地方剧团生存
难的问题，一些地方剧团自收自支，常常演
一场亏一场，一度形成了“剧团无戏可演、
群众无戏可看”的现象。“一元剧场”恰巧填
补了类似空白，在地方财政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的支持下，群众得以欣赏优质的精神
文 化“ 大 餐 ”，地 方 剧 团 也 得 以 进 一 步 发
展。这既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性与
可及性，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公众的文
化消费习惯，挖掘了新生的消费市场，释放
出文化惠民的叠加效应。

“一元剧场”的开启，让很多基层剧团有
了常态化演出的平台，演员获得更多展示才
华的契机，一些经典剧目、传统艺术得以重
绽光彩、赓续传承。从这个角度来看，一项
惠民举措，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播火传
薪添续了一股力量。

此外，不少地方将此打造为百姓舞台，
各行各业的文艺爱好者既可作为观众，又可
成为演员，为进一步丰富文艺创作提供了可
能性。正是因为人民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原
料与富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水，由
百姓积极参与的“一元剧场”，才获取了更多
创造活力，产生了更可持续的发展动能。

当然，如此低价售票，是否会“赔本赚吆
喝”？怎样保证演出的质量与效果？这些都
是“一元剧场”能否长远发展的关键。

公共文化服务，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
参与。政府购买服务文化惠民，为地方剧团
提供了物质保障，但更关键的还要看剧团自
身能否探索出一条立足实际、适应群众需求
的发展路径。例如，每月的门票销售情况，
可以作为判断受众喜好需求的重要标准，什
么样的剧目受众广，又该在哪些方面提质优
化，都可以有的放矢进行调整改善。此外，
一些富有地域特色的艺术形式值得进一步
推广，那些被搁置、撂荒的剧目演出倘若增
添新人新面孔，并融入现代化视听舞美，未
尝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们乐见“一元剧场”能够更好满足群
众多样性、多层次的文化需求，让社会发展
进步的福祉惠及每一个人。到那时，当台下
的老戏迷伴着京韵大鼓咿呀哼唱，当台上的
青年人吼出一嗓秦腔，当一出出好戏、好剧
登上基层大舞台，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艺术
的锦绣繁花，更是一种文化的生态重塑。

据《光明日报》

今年夏天，热映影片《长安的荔枝》
展现了“荔枝使”李善德传奇又曲折的
人生经历，用小人物的视角填补了历史
宏大叙事，让观众从另一种维度触摸大
唐盛世的真实肌理。

当“一骑红尘妃子笑”的经典文本
和浪漫诗意被拆解为改进荔枝保鲜方
法、计算荔枝转运路线、应对沿途人员
推诿等具体而又微观的场景，当小人物
为了生存拼尽全力，却难以实现命运突
围，影片中这场围绕荔枝的千里奔腾，
承载了正史未载的私语、史家忽略的叹
息，让观众从历史夹缝中窥见了个体悲
欣和真实人性。

经典叙事中未充分展开的情节线
索，史料文献轻轻带过的不经意之处，
往往是具有前瞻性、开放性的艺术创造
地带。就像《长安的荔枝》以微观史观
反映深刻的历史世情一样，许多创作者
将目光投向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人物
或细节，于文本缝隙中开掘故事，让“补
写 ”经 典 成 为 一 条 行 之 有 效 的 创 作 路
径 ，开 创 出 新 的 审 美 向 度 。 今 年 暑 期

“火出圈”的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
就把镜头对准了古典名著《西游记》里
被忽视的小妖群体，让传统西游故事中
的“背景板”成为新的创作起点和叙事
主体。通过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
猩猩怪 4 个无名之辈的荒诞取经之旅，
补 写 了 一 段 属 于 底 层 小 妖 的 平 行 故
事。在故事的结尾，这支“草根取经团”
并未以传统方式获取真经，但这场“不
问结果、只顾出发”的西行冒险，直面普
通人的欲望和纠结，直击浪浪山里的世
故与无奈，彰显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勇气
——在不完美中成长，本身就是最珍贵
的真经；平凡的人生里，常常蕴藏着最
本真、最蓬勃的生命力量。

深入经典叙事的缝隙，揭示历史质
感和现实幽微，需要创作者具备敏锐的
艺术眼光，掌握“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想
象与重构能力。比如，《西游记》中，妖
怪试图取代唐僧一行去取经的桥段，在
有 的 读 者 看 来 是 无 足 轻 重 的 情 节 ，但

《浪浪山小妖怪》创作团队捕捉到了全
新的开掘角度，即真假取经和身份识别

中“草根”们的成长。再如，网剧《显微
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为《明实录》里
寥寥几笔记述的案件丰盈了骨血，又从
民间信札、笔记等素材中获取补充和印
证 ，架 构 起 以 小 见 大 的 鲜 活 故 事 。 其
实，许多创作都会从经典故事、文献记
载的未尽之处寻找可能，像“暮夜却金”

“曹鼐不可”等典故都曾衍生出新作品，
有的之所以让人印象不深，原因在于仍
沿用惯常的叙事策略，囿于既有视角或
情节，未能抽丝剥茧洞察人物的生存境
遇和真实心性，也就难以实现更深层的
形象建构和情感抵达。

经 典 并 非 一 成 不 变 的 。 解 读 、重
构、跨界等，都是我们与之对话的一种
方式。遵循原作走向的“再经典化”路
径值得探索，与此同时，创作者另辟蹊
径、转换视角，补述一段前史，或在故事
完 结 处 追 问“ 然 后 呢 ”，抑 或 由 一 个 物
件、一个命题引向新的灵感空间，都是
拓 展 创 作 新 境 界 的 途 径 。 比 如 ，游 戏

《黑神话：悟空》关注的是西天取经后的
新问题，由玩家扮演“天命人”进一步诠
释孙悟空的传奇经历和抗争意志，探索
了经典的跨界路径，也探讨了关于自由
与 宿 命 的 深 层 话 题 。 在 梨 园 戏《御 碑
亭》中，传统戏本里“王有道休妻”的故
事走向被改写，创作者围绕女性的自我
觉醒延展出“休夫”“别亭”等新情节，为
传统题材注入现代意识。

这也提示我们，换一种思路破题，
从细微处发现，向多维度开掘，艺术创
作 也 能 培 育 出 令 人 惊 艳 的 奇 观 ，带 来
深入肌理、叩问本质、震撼人心的积极
效果。 据《中国文化报》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
里路云和月》，聚焦抗战中的风云儿
女和命运浮沉，既延续了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电影洞察社会的传统，又融
合了对战争及人性的深刻反思，因其
人文关怀和艺术成就，至今仍被视作
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的代表。

两部影片时空跨度宏大。时间
上，记录了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抗
战胜利后的过程，中间还穿插了真实
的战争纪录片；空间上，再现了从前
线到后方的全方位。《一江春水向东
流》是普通平民视角的横轴，顺着逃
难人群的溯江而上，走过上海、武汉
和重庆三座城市；《八千里路云和月》
取知识分子视角的纵轴，跟随战地服
务剧团转战南北，走过苏州、徐州等
重要战场，交汇点是上海。

《一江春水向东流》勾勒了工人、
农民、商人等各个阶层“苟全性命于
乱世”的挣扎，尤其对沦陷地区生民
的苦难有深刻描摹。《八千里路云和
月》表现了演剧队鼓励军民合力抗日
和农民要求抗日的愿望，又表现了国
民 党 军 一 路 抵 抗 却 节 节 败 退 的 事
实 。 两 部 片 子 的 结 尾 都 振 聋 发 聩 。

《一江春水向东流》借吴茵扮演的母
亲，发出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的质
问。同样，《八千里路云和月》也未给
出明确答案，而是让观众直面“如何

重建理想”的叩问。
《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

云和月》对人物的刻画和描摹，体现为
电影作为显微镜对社会的细微剖析。
两部电影都试图以一对夫妻串联起一
寸山河一寸血。两者在叙事上都呈现
出浅近直白的美学特征，和中国传统
戏曲讲故事的方式一脉相承，隐含了
中国家庭伦理片的叙事范式。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好莱
坞 电 影 登 陆 上 海 ，中 西 文 化 剧 烈 交
锋，新旧时代风云激荡，那一代中国
电影人没有被动接招，全盘西化，而
是根植本土，兼收并蓄，创造出了极
具民族特色的电影美学。《一江春水
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从编导
演三个方面，都呈现了电影语言的娴
熟，留下了不少经典桥段，至今令人
反复回味。

电 影 蕴 含 的 古 典 韵 味 贯 穿 始
终。两部电影犹如一对“双生花”，片
名各取自古代诗词的千古名篇，前者
借鉴中国传统戏曲的悲情叙事，偏向
婉约；后者接近苏联蒙太奇学派，偏
向豪放。两部影片分别代表了蔡楚
生和史东山的导演风格，恰如左翼电
影的“一体两面”：既要有《一江春水
向东流》的“泪”唤醒民众，也要有《八
千里路云和月》中的“路”来指明前行
方向。

电影运用了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心
理积淀的传统意象。《一江春水向东

流》中几度出现的“望月”和“逝水”令
人叫绝。寄月抒怀是中国人最熟悉的
情感表达，一轮明月同时传递了爱恋、
相思和乡愁等复杂情感。片中，每一
次阴晴圆缺都暗示张忠良和素芬的情
感起伏和关系变化。同样，长江在片
中既表现人物空间变迁，又是主角的
心理轨迹，更代表了时间的流逝。

演员的表演既扎根于现实土壤，
又赋予角色超越性的诗意。《八千里
路云和月》中最动人的一刻是男主人
公冲出阁楼，站在弄堂的屋顶，对着
月光拉响小提琴。通过音乐，将束缚
转化为自由的渴望，将苦难转化为对
希望的咏叹。

《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
云和月》通过银幕向世人昭示了在那
个年代全民抗战不仅是民族救亡，亦
有文化启蒙的意义。中国文化要擅
于吸取外来文化优秀成分，与本民族
的语言形式、文化习惯结合起来，创
造出反映时代需求、具有民族特色的
文化产品。这一点，在今天仍具有现
实意义。 据《人民日报》

“一元剧场”让
好戏惠及基层

经典“补写”同样能“开”出花儿来

“一江春水”和“八千里路”的启示


